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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水质污染目击续：黄河还能活几年(组图) 
 

央视《经济半小时》 记者：沈竹 2005-04-11 10:00:39 
 

 
 

 

 
呈现墨绿色的劣五类水从这里长年排向黄河  



 

 
大量褐色水排向黄河  

 

 

 
记者分四路调查黄河污染情况  

 



 

 
面对黄河老人们困惑，孩子们不知道她原来的模样  

 

  4 月 10 日，央视《经济半小时》播出节目《黄河还能活几年》，以下是节

目实录：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母亲河——黄河，《经济半小时》派出 4路记者，对黄河

上中下游的水质环境，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扫描。昨天从青海到了甘肃，今天我

们来关注黄河内蒙古段。从地图上可以看到，黄河由宁夏进入内蒙古境内之后,

呈现出一个马蹄形的流向，先向北流，然后折向东，再调头向南，全长 830 公

里，它流经的就是著名的河套地区。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这里就因为土质肥

沃，灌溉便利，成为重要的产粮区。我们的第二路记者今天就从这个黄灌区的取

水口——磴口开始，带我们来看看黄河内蒙古段的水环境。 

  记者：我身后是三圣公闸，内蒙古河套地区 880 万亩农田就是从这个闸引水

来进行灌溉，由于这里的工业企业比较少，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水质还是相对较

好。 

  3 月 26 日早上 10 点钟，当记者来到三圣公闸的时候，看到黄河上有渔民正

在打鱼，让记者没有想到的是，一网拉起了一条三斤多重的黄河大鲤鱼。这两个

渔民告诉记者，他们就是附近的村民，家里的收入主要靠在黄河上打鱼，这里的

黄河水不仅有鱼，而且人都能喝。 



  渔民：黄河水喝起来现在还行。 

  根据黄河水资源保护局提供的数据，三圣公闸这里的黄河水为三类水质。但

是从这里沿着黄河下行，黄河的水质正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 

  记者：在沿着黄河大堤行进了将近三百公里之后，我们跨越内蒙古巴盟河套

地区来到了黄河乌拉特前旗段，河套地区的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就是我身后的这

条总排干——乌梁素海总排干排进黄河的，我们可以看到总排干和黄河之间有一

条明显的界限。 

  在乌拉特前旗，我们同样看到了鱼，但是和上游三圣公闸不同，这里的鱼是

死鱼，他们漂浮在污浊不堪的黑水上。根据黄河水资源保护局监测的结果，乌梁

这里的水质为劣 5类，主要是高锰酸盐指数、氨氮和汞严重超标。高锰酸盐指数

是衡量水中有机物的重要指标，指数过高，会导致消化道疾病，甚至肝癌发生；

而氨氮则是水体中主要的污染物，在人体转化为亚硝酸盐后对人体有致癌作用；

汞，剧毒物质，容易损伤脑组织和肝肾组织，从而导致死亡。当地老乡告诉记

者，这里的水常年恶臭刺鼻，不仅鱼活不下去，而且，人呆久了，也会觉得头

晕。 

  老乡：刮东风朝西臭，刮西风朝东臭。 

  从三圣公闸到乌梁素海总排干，仅仅流了短短三百公里，黄河就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水质从三类水变成了最差的劣五类水，活鱼变成了死鱼。这是为什么

呢？要说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黄河流域最大的淡水湖――乌梁素海说起，过去

它被称为塞外明珠，但现在当地老百姓却给它起了一个很难听的外号，叫河套地

区的“尿盆子”。原因是乌粱素海的地势较低，几乎整个河套地区都把工业废水

和生活污水排到了这里，成了一个大污水池。当地环保局统计，这个所谓的“尿

盆子”，仅去年就通过乌梁素海向黄河排了 7500 万立方米的污水，是黄河内蒙

古段最大的一个排污口。而乌粱素海的这些污水，汇入黄河之后，往下游 100 多

公里，就来到了内蒙古最大的城市——包头。包头共有 200 多万人口，城市 90%

的用水都是靠黄河水，可以想像，它上游那个装满了污水的乌梁素海，不仅是一

个尿盆子，更是一颗悬在包头头上的定时炸弹。在 2004 年 6 月 26 日，这颗定时

炸弹就曾经被引爆了。 

  2004 年 6月 26 日，由于乌梁素海总排干排入黄河的水污染超标严重，对黄

河造成了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污染事故。这就是当时从乌拉特前旗流进包头的黄

河水，红的、黑的、黄的，河面上漂着死鱼，而更多的死鱼则被冲到了岸上，这

次黄河水污染事故使 80%黄河野生鱼类死亡,虾类基本全部死亡。大量鱼虾的死

亡固然令人痛心，但更大的危机是包头 200 万市民的饮水将从哪里来？ 

  包头市水务局副局长马力：我非常着急，望黄河水兴叹。 



  包头 90%的水都取自黄河。当时正值盛夏，200 多万市民喝什么，用什么冼

脸冼澡，成了压在马力心上一块沉甸甸的石头。此时，包头只剩下唯一的一个水

库还有水，但这里的水只能维持五天，五天过后，包头将彻底瘫痪。 

  包头市水务局副局长马力：那就非常可怕了，整个城市就将陷入瘫痪 

  但包头已经没有退路了。包头的许多城区和这唯一的水库并没有管道连接，

包头市政府不得不派出大量的送水车上街送水。这就是当时包头街道常常可见的

送水车，许多包头市民就是这样拿着盆和桶去领水，度过盛夏酷暑的每一天。于

此同时，包头市政府积极找上游地区协商解决污染的问题，直到第六天，黄河水

质才得到改善，包头才在最后时刻用上了黄河水。但五天来的黄河断水，已经让

包头的工农业生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包头市水务局副局长马力：GDP 万元耗水率，损失了一亿三千九百元。 

  其实，一个多亿的损失仅仅只是 5天来包头工矿企业的经济损失，断水对于

200 多万市民生活、工作的影响则无法估算。更为严重的是，2004 年的这次污染

事件已经过去八个月了，它所带来的对黄河生态的破坏至今没有恢复。 

  包头市渔民：到乌拉特前期境内打不到鱼了。 

  包头市水源监测站分析员：鱼虾几乎全部死亡，不是一年两年就能恢复的，

需要很多年。 

  2004 年的污染事件发生以后，包头市迅速和上游的政府部门及排污企业进

行了交涉，很快黄河水又恢复了正常。包头市水务局估算，如果这次污染持续 8

天以上，全市用水行业将完全陷入瘫痪。针对恶劣的黄河水质，包头市加紧对水

厂工艺进行大规模改造，并把原来用于工农业的优质地下水，改做居民饮用水。

包头想方设法改善水质的时候，乌粱素海排污的阀门关上了吗？ 

  去年 6月份的黄河污染事件发生后，内蒙古水利厅进行了调查，他们认为，

这次污染事件的罪魁祸首，就是乌拉特前旗的几家造纸厂和一家叫临海化工厂的

企业。对这种污染事件，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还特地指出，加强饮用水源地

保护，实行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我们很想知道，在污染事件发生 8个月之

后，这几家企业是否还在排污。记者沈竹再次到乌梁素海进行了调查。 

  在总排干沿岸，我们发现曾经造成黄河严重污染的临海化工厂仍然在排污。

4 月 1日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正看见它在满灌排放。经过对管口排水进行取样

检测，污水超标，其中高锰酸盐超标 16.8 倍，氨氮超标 1.87 倍。 

  在乌梁素海总排干的另一个地点，记者又看到了这样一个直径半米的大管子

正在排放一种酱油色的水流，管子下面的河道上堆满了白色泡沫。我们沿着这根



管子一直寻找源头，终于找到了污水的排放企业，塞外星华章纸业，而它也是去

年黄河污染事件的责任人之一。 

  黄河污染事件刚刚过去了 8个月，现在连生态环境还没有恢复，可是这些企

业又开始超标排污了。我们真的很担心，去年那一幕会不会再次重演。不过，记

者也注意到，作为黄河流域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包头在饱受黄河污染之痛的同

时，它也把滚滚污水排向了黄河。 

  记者：包头是黄河沿岸一个非常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他全年的生活污水和工

业污水分别从昆都仑河、四道沙河、西河和东河排进黄河。 

  根据包头市环保局提供的数据，2004 年，黄河在刚刚流进包头的时候，全

年四类水质占 66.7%，五类水质占 16.7%，劣五类水为 0；而当黄河流出包头的

时候，全年水质四类水只占 25%，五类水占 33.3%，劣五类水占 25%。这个数据

显示，包头本身对黄河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包头市环保局：因为我们能力有限，生活污水直接排入黄河，通过几条排污

沟，昆都仑河、四道沙河、西河、东河，排入黄河。 

  包头市的东河水呈现的是绿色，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污水，就从这里直接排

进了黄河。沿着东河和黄河交汇处上行，记者看到更为怵目惊心的画面，这里的

水呈现出了一种墨绿色，而且上面还覆盖着一层灰白色的油污。沿着这道绿色的

水沟再往上行，我们看到，河两边堆着大量的垃圾，在一些河段，垃圾甚至堆在

了河道中央。根据黄河水资源管理局的监测，这里的水质全年几乎都是劣五类。

事实上，这些生活污水和垃圾并不是包头最主要的污染源，作为一个重工业城

市，对包头环境挑战最大的是工业污水。 

  记者：我身边的这条河就叫做四道沙河，这周围聚集着很多稀土企业，稀土

工业使包头的特色工业，而稀土行业至今还没有处理污水的好的办法。 

  四道沙河是包头的另一条排污沟，沿岸是包头稀土企业密集的地区。这条河

的水呈黄绿色，散发出一种刺鼻的恶臭。包头市环保局的负责人承认，目前沿岸

的所有稀土企业都不能做到达标排放。 

  包头市环保局副局长吴士忠：稀土行业现在也是一个怪圈，达标排放还是一

个难题。 

  包头既是黄河污染的受害者，又是黄河污染的制造者。它的双重角色，也恰

恰说明黄河治污难度之大。黄河流域水资源保护局提供的数据：2004 年黄河内

蒙古段符合规划水质标准的三类水只占总水量的 10%左右，而所谓劣 5类水已经

超过了 40%。如果九曲黄河流淌着的都是污水，两岸的老百姓将如何面对。 



  包头作为一个工业重镇，在黄河上扮演着一个尴尬的角色，既遭受上游的污

染，又是下游污染的制造者。黄河在流淌的过程中，污染就这样被一层层加码。

离开包头以后，记者沿着黄河继续前行，我们找到了黄河污水的下一个受害者。

  出了包头继续向东，进入包头下游的黄灌区——土右旗。在三圣公闸，我们

曾见到鲜活的黄河大鲤鱼，而在乌拉特前旗，我们见到的只是漂浮在污水上死

鱼，而在土右旗，村民告诉我们，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鱼的踪影了。 

  村民：以前黄河鱼挺多的，现在我们就在黄河边吃条黄河鱼都很困难。 

  张老汉就是居住在土右旗黄河岸边的一位村民，今年 82 岁。在他年青的时

候，曾常常摇着桨，驾着渔船在黄河上打渔。 

  张老汉的歌：打渔那个花花哟，渡口那个船，妹妹你来坐船呀，哥哥你来搬

桨。 

  “花花”是黄河岸边的一种民歌形式，而“打渔花花”则是土右旗当地渔民

之间相互传唱的小调，如今歌声犹在，但黄河里的鱼已难觅踪迹，黄河上渔民驾

着渔船，相互唱和的景象也成往事。 

  张老汉：和谁说呢，没法说，这黄河以前没有这样，也就这二年。 

  不能打渔了，村民只能种地。葵花曾经是这里的村民最喜欢种的一种经济作

物，黄河岸边的土质沙化，非常适合葵花这种经济效益高的作物生长。但从去年

开始，由于黄河水的污染加剧，用黄河水浇灌的葵花几乎都被烧死了。 

  张老汉：这块地以前可好了，也就这两年，不知是怎么回事。 

  去年张老汉家里种的是玉米，每亩地的收入要比过去种葵花时少好几百块

钱，张老汉很是心疼。今年春耕又要开始了，张老汉却发起了愁，今年他还是打

算种玉米，但瞅着不断恶化的黄河水，他不知道今年的收成能不能赶上去年。 

  张老汉：这里全污染了，以后谁知道怎么办，这里河套川，过去是产粮的地

方，这边曾是米粮川，但现在这不好了。 

  记者：你担心吗？ 

  张老汉：我七八十岁的人了，日子不好过的是下一代，农民就是靠着地生

活，没有了地，那该怎么办！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向全国人民描绘了一个环境的前景。他说，要抓紧

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



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

作和生活环境。事实上，从乌梁素海到包头，再到土右旗，这里都曾经是美丽富

饶的米粮川，一位土右旗的村民，在村口用“花花儿”的曲调为我们描绘了记忆

中的黄河两岸，在听这首“花花儿“小调的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记忆中的美景再

次回到身边。 

  土右旗村民的歌：大佘太的葫芦、西水道的瓜、库伦的烟叶，人人吃了人人

夸；乌梁素海的芦苇，一眼望不到边；金黄金黄的大鲤鱼，惊动了呼市、包头

石、嘴山、宁夏、海渤湾、乌达、临河、陕坝，三四轮车马不停蹄一口气地往上

拉；南靠黄河，北靠大青山，沙木佳的葡萄，沙尔沁的菜，一个一个的暖园，塑

料布盖，到了冬天，新鲜蔬菜、菠菜、青菜、黄瓜、蒜苔、韭菜、香菜，一碟一

碟端上来，把亲家来招待。 
 
 


